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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哲卿 

音乐与器乐训练系,

音乐与舞蹈教育学院研究生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 

科学研究中“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 

本文章旨在分析“精神文化”概念的概念范畴机器。实施了对哲学、社

会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分析，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 

关键词：精神，灵魂，灵性，精神文化。 

今天，全世界都处于社会人道主义危机之中，这促使我们每个人改变

自己的生活方式, 考虑永恒价值，寻求精神丰富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契机。因

为，现代社会需要一个富有创造力、精神上富有的人。这个人会对世界上发

生的一切负起责任。 

本文的目的：通过对科学研究的分析，从历史和现代两个方面确定“精神文化”概念的

实质。 

精神文化的概念与文化的一般问题是统一的。著名的哲学家 伊凡·

贝、米罗斯拉夫·波里舍夫斯基、摩西·卡根、帕维尔·弗洛伦斯基、塞尔

吉·克里姆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等人研究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思考和研究文化问题 黑格尔、尼古拉·贝尔迪耶夫、 格里戈里·斯科沃

罗达等人 作出了重大贡献。 

精神文化现象引起了各个时代的理论家、实践者、哲学家、心理学

家、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

德谟克利特等人）到现代科学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他们试图对

“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个现象的最佳定义作出许多尝试。文化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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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具体特征，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文化作为

一种社会有机体的现象及其进化,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科学范畴，它探索并

定义了这种现象的本质、结构和具体功能。由于文化的多方面性质，在现代

人道主义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哲学、历史、社会学和其他领域，“文

化”的概念有许多定义。然而，这些概念的共同点是，与“自然”相反，它

们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或水平；作

为一个跟 status quo 可以比较的标准。文化是衡量人与社会（包括自然）适

应性的工具。文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积累的经验：精神和物质价值[1, 页. 

223]。

由于关于人的精神和精神世界有许多不同的哲学理论，我们认为只考

虑其中的一些是适当的当然，如果说精神文化相关概念的形成史，就必须从

古代的精神文化观念入手，分析精神文化范畴地位形成的原则。早在原始时

代，就形成了第一批关于灵性的思想。全世界的灵性观念在这里盛行。这个

想法是用“恶魔”的概念来表达的，它意味着每一件事物内在的治愈和活

力。当时，没有考虑将精神性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特征的概念，因为身体和

精神上的存在还没有分开，也没有区别。后来，人们开始相信只有人类和创

造人类的神才具有灵性，也就是说，精神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与人类的特殊存

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形成于古代，在那里呼吸，

nus、logos、pneuma 的概念被积极地用作一种普遍的原则。“Nus”一词很

可能是指“头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他是空间的原动力。

“Logos”是指“意”和“心”两个词，“气”是指呼吸、吹动、精神。但

是，如果自然哲学和物理哲学还没有分离和对立，那么柏拉图已经有了它们

的区别和并置。把身体理解为虚无，而不是人的真实，试图克服亚里士多

德，再次认为身体和精神同样必要，尽管出于各种原因，存在的开始[10, 

页. 127]。 

“精神”、“精神性”的概念，源于“精神”一词（翻译古代哲学和

圣经中的词——“精神”（拉丁语）和“气”（希腊语），意思是：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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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呼吸（作为生命的载体，生命本身）[19, 页. 168]。值得注意的是，

在古代，灵性有一个实际的应用——“使用”在学校（在高中，哲学和音乐

是必修课）。在古代，毕达哥拉斯理性地发展了一套道德秩序体系和音乐对

人的净化、净化作用的学说。 

 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身体和灵魂并置的特征。人的身

体是必死的，灵魂是不朽的。灵魂是从上帝创造宇宙灵魂的混合物的残余物

中创造出来的柏拉图认为，个体的灵魂由两部分组成：聪明的和不合理的。

在第一部分的帮助下，一个人能够思考，而第二部分则有助于感受：正因为

如此，一个人坠入爱河，感到饥渴，被其他的感觉淹没[15]。 对柏拉图作品

的分析表明，哲学家一般把“人格”的概念简化为“灵魂”的概念。柏拉图

认为，灵魂是一种运动，是所有身体的运动部分，包括人的身体[16] 在《律

法书》和《阿希俄克》中，这位思想家指出，灵魂是善与恶、美丽与可耻、

公正与不公正的根源，它比一切物质体都古老，独立存在[16, 页. 246]。柏

拉图还说，道德规范、欲望、猜想、思想、忧虑、记忆和其他表现形式都是

灵魂所固有的，因此起源于人本身。事实上，哲学家把《阿希俄克》的作品

解释为“灵魂，不朽的被困在身体里——一个容易腐败和死亡的监狱”[15, 

页. 308]。柏拉图认为，灵魂是无形的，在身体存在之前很久就出现了。亚

里士多德对人的解释，人的灵魂，不同于柏拉图，是离不开对身体的解释。

在伟大的思想家看来，灵魂是人体的“entelechy”（功能）和人格的决定

性组成部分。Entelechy –最伟大的内在力量，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之中。亚

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一个合理的人的灵魂（灵魂）才能与身体分离，是不朽

的[3, 页. 148]。 

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社会生活的精神原则是原始的，人

类活动的定义特征是精神性。 

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是神学教授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著作中，他广

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并试图使之适应当代神学。哲学家认为灵魂

（anima，psyche）是任何有机体的生命之源，是身体的一种“形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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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亚里士多德的“entelechia”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有一个理性

的灵魂，这是它的实质形式，决定着生命、情感、再生产、精神活动和自由

选择[2 , 页. 486]。 

在基辅罗斯时代，由于对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不同认识，导

致了不同世界观体系的对立。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反映在希拉里安·基耶夫

斯基、约翰·大马士革、约翰·埃萨克、尼罗·西奈斯基、西里尔·图罗夫

斯基、克林姆·斯莫利亚提奇、西奥多西·佩切斯基作品中的哲学和教育内

容的纪念碑上[5; 6; 8]。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些著名的哲学家表达了这个时

代的普遍特征的思想。思想家和当时的欧洲经院哲学家一样，普遍反对肉体

和灵魂，认为一个人应该为苦行僧的生活而奋斗，为发展自己的精神原则、

信仰上帝和遵守福音的戒律而奋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那些哲学上对人的理解与神学紧密结合的思

想家的背景下，弗拉基米尔·莫纳马克和丹妮罗·扎托奇尼克等杰出人物脱

颖而出[5, 页. 96]。这些哲学家试图摆脱对人格的纯宗教理解。因此，基辅

大公弗拉基米尔·莫纳马克在《教诲》中坚决否认提倡禁欲主义的生活方

式，呼吁儿童积极活动、慈善、爱民、平等、勤劳。在《祈祷》和《杜米

特》以及《信仰》中，丹妮洛·扎托基克赞美了人类的思想、智慧和自我认

识的能力[8, 页. 174]。 

乌克兰教育学观点中的一大特点是杰出的旅行家、哲学家、诗人、教师、歌

手、音乐家格雷戈里·斯科沃罗达（Gregory Skoworoda）“乌克兰苏格拉底

”。根据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的说法，了解一个人不仅意味着了解她的身

体组织（肉体），还意味着了解她的内在精神本质。认识真正的人就是认识

人的“上帝” [14, 页.  47]。 

启蒙运动时期，人的反精神性观念在唯物主义传统中获得了强大的力

量。这里有一种愿望，就是要把人的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化，与明显的物质

过程联系起来，这往往导致精神的各种特征或形式的减少，甚至否定精神的

现实性。精神已经成为意识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社会长期的精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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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归结为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个人的精神生活，它的精神世界往往

脱离了哲学的理解范围。灵魂被认为是通灵者，也被哲学所忽视。 

“灵魂”的概念（希腊语 psyche，拉丁语 anima) 在一般用法中，被认

为是一组对生命，特别是人的意识（同时也是基础）的刺激；身体和物质概

念的对立面；灵魂——不同于个体的精神——一组紧密相关的精神现象，包

括感觉和愿望（一个受欢迎的灵魂） [19, 页. 147] 。灵魂是一个概念，有

时被用作“心灵”一词的同义词。在唯物主义意义上，灵魂（或心灵）是大

脑的一种功能，是一个人感知、感知、想象、理解客观现实的物体和现象、

体验、有意识地设定某些目标并据此行动的能力[4, 页. 106] 在现代心理学

中，灵魂是无意识的载体，代表着宏观世界结构特征的表达，它反映了宏观

世界的各个部分（个体和具体）的地位、重要性和动态[19, 页. 148]。 

在正统的教学中，尤其要理解“精神”、“灵性”、“灵魂”等概

念。灵魂被视为灵魂中具有神性的最高部分——良心、对上帝的恐惧、对上

帝的渴望。它是一个人在被创造时被吸入脸上的力量。精神使人与自然分

离，在精神上给予人自由和意识。在基督教中，“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

者[19, 页. 107]。 

作家弗拉基米尔·达尔（Vladimir Dahl）在他的字典中解释了“精

神”的概念，他不仅描写了它在教堂和宗教实践中的广泛存在，而且还描写

了它在口语中的广泛存在（“如在精神中”，“释放精神”等）。他把人的

精神定义为神圣的最高火花，定义为人对天堂的意愿或欲望。同时，弗拉基

米尔·达尔清楚地谈到了人的精神的两面性，他不仅强调了与上帝联系的意

志，而且强调了心灵（ratio），即形成颠倒概念的能力[7, 页. 65]。 

近年来，乌克兰的哲学在理解“灵魂”概念及其与“精神”概念的有

机关系方面出现了突破。这个问题是专门讨论在谢尔盖·克里姆斯基, 维克

多·马拉科夫, 罗曼·哥拉克等人的作品中。所以，对马拉科夫的思想来

说，存在着不同的精神立场，使本体论球的转移，融入到精神生命交往的特

殊性的具体表征之中。精神和灵魂是两种相互区别的形式，它们是内在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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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矮人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可以将灵魂视为个体化的精神，但正如马拉科

夫所强调的，灵魂具有特殊的本体论地位。在他看来，如果精神本身具有内

在的普遍性、差异性和层次性的完整性，那么灵魂就更加人性化，更加人性

化的矛盾。灵魂是人内在体验的焦点，由此产生了“灵性”现象——作为一

种特殊的温暖和感知他人、了解自己生活状况的能力。巴赫金认为，人的内

在生命，以及人的身体的外在给予，并不是与形式无关的东西。内在生命-

灵魂-是在思想中形成的，或者是在另一个人的思想中形成的，在这两种情

况下，一个人的情感经验主义都被克服了[12, 页. 145]。因此，精神和灵魂

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其定义基础是精神，即吸引特定人格的精神性宇

宙。 

塞利万诺夫认为，精神是作为全人类的客观主体性而存在的。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他把灵魂的不可征服之处。“精神是全人类内心生活的理想形

式。相反，灵魂是把人类分开的东西，把它分裂成个体的原子，分裂成许多

其他的原子，我们在自己身上、在“我”身上、在经验、感觉、认识中反映

出来，我们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这些原子作出反应” [13, 页. 12] 根据塞

利万诺夫的说法，精神包含了一切——整个世界，全人类。灵魂在自己身上

感受、再现另一个人的感受和经历，从而形成自己“我”的内在基础、核

心。所以，正如这位科学家所指出的，“灵性”和“灵性”的概念是有区别

的 [13, 页. 13]。  

传统上，精神性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性，但在现代社会学和社

会哲学中，精神性的“世俗”版本被称为社会资本。即使是广告也带有一些

精神上的指控，因为它促进了某种生活方式。佐林在他的词汇中把灵性定义

为人类道德再生的主要条件。根据词典编纂者的说法，“积极的精神性与一

个人向更高的普世价值观的方向有关：爱、善、怜悯、慈善，并将这些价值

观植根于他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以蔽之——人性，就是对别人做你自己想做

的事的欲望”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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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斯基将灵性定义为在审美基础上将外在存在的宇宙转化为个人

的内在宇宙的能力，即创造内在世界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个人的身份得

以实现，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他摆脱残酷依赖的自由 [11, 页. 25]。 

按照冈查伦科的定义，精神性是指：“个体在人格动机系统中表达的

两个基本需求：理想的认知需求和社会的生存、行动需求”。灵性主要被理

解为这些需求的第一个，而灵性则被理解为第二个[4, 页. 169]。精神性

（德语 Gemût）-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紧密结合的标志，一种灵魂内在内容的

感觉[19, 页. 148]。这种提炼有助于避免“精神性”和“人情味”概念的混

淆，揭示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精神性的反面是精神性，根据科学家的定

义，精神性被定义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毁灭，个人无法创造性地、自由地、

负责任地感知世界、自己、他人、敌意和无情、对人的不信任” [12, 页. 

73]。 

“精神”、“灵性”的概念一直是哲学的基本概念。这些观念对解决

人、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目的、人的存在意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等关键问题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文化这一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套物质和精神价值观，

很明显，精神文化一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一般文化水平的标

志。“精神文化”一词在广义和狭义上都被众多学者所使用。广义上讲，它

是社会主体对生活的一种多元体验，它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的最

重要的社会体验成果，社会的普遍性、多方面的精神价值观，以及狭义上的

一种互动方式、相互影响的形式、活动，在精神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社会子对

象。此外，从狭义上讲，这一概念是指一种社会精神价值体系，是指个体在

精神生产领域对个体生命活动的自觉定位，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自我

实现，即对其本质力量的行使，各种生命现象[19, 页. 115]。 

在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精神文化的形成问题被认为是中学音乐教师培

训的一个问题(奥尔加·阿普拉奇纳、纳德什达·格罗津斯卡亚、瓦伦蒂娜·

沙茨卡娅等人)。科学家认为，音乐教师不仅要掌握音乐教学活动所必需的

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成为精神上富有的人、精神文化的承载者。因此，在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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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茨卡娅的教学观中，艺术的世界观功能的观念得到发展，世界观作为个

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元素的理解得到肯定世界观是一个由信念、评价、观点和

原则组成的体系，它决定了对世界的最普遍的看法和理解，决定了个人在世

界中的地位，决定了个人的生活位置、行为和活动计划。一个人的人生观受

到社会生活和社会条件的特殊性的制约[18, 页. 7]。作者指出，世界观是一

种特殊的精神棱镜，通过它可以感知、评价和反映周围的生活 [18, 页. 10]。 

个人的精神文化发展是一项复杂而同时又十分重要的事业。只有文化

国家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 

因此，通过对哲学、社会教育学和心理教育学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精神文化”和“精神性”是许多科学分支研究和分析的主

题，这证明了它们的本质的多功能性和多维性这些是反映一个人的社会现象

和个人素质的多成分定义，具有历史性，是由社会在其存在的一定阶段的发

展水平所决定的，是由客观和主观因素所决定的。根据精神文化这不是一般

消费的被动对象。它被视为人类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具体对象，是在物质和精

神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属于人与

精神世界的关系，它为人的“我”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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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the conceptual-categorical apparatus of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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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ng the personality of a future Music teacher. Based 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henomenon “spiritual culture” is 

ambiguous, differs in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and addressing the 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professional culture of a specialis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profession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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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学习迁移理论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关键词：学习迁移，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语言 

前言：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它是一门专门的学科，且不同于对本国进行的语文教学，这个性质决定

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和众多学科一样，都受制

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规律。学习迁移，作为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属于一

种非智力因素范畴。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视迁移规律的影响和作用，

全面了解和准确地把握迁移现象，科学地运用、学习迁移规律，这对促

进学生汉语知识的学习和记忆，提高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方

面，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在结构上总有相同或十分接近

的地方，这些因素可以成为语言学习中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在认识

到两种语言中的相同部分可能在学生的学习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

要认识到两种语言的不同部分也可能会起到消极的作用。这就需要教师

要将学生的母语和汉语进行对比，把握两者的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从

而进行分析，达到帮助学生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学习汉语

效率的目的。 

学习迁移的基本概念 


